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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化观音本生故事的形成 
 

周秋良 
 

(中南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摘要: 妙善故事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中国化观音本生故事，是观音信仰中国化的一个标志。妙善故事最初是

以民间故事形式流传的，在隋唐之前就已经广有影响，《香山传》碑文进一步促进了故事的传播与完善。它的形

成，与自古以来孝能感天的理念、唐宋狂热的观音信仰风气、宋代对神祗独特的认知方式以及香山寺浓厚的观音

信仰环境有着内在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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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中的所谓本生故事是指记叙佛、菩萨修成正

果之前的事情。观音菩萨是佛教文化中一个十分生动

的菩萨形象，但佛经只对观音成道后的救世神力进行

了较多的记述，而很少涉及观音成佛前的修行过程。

随着观音信仰的不断流布，人们开始创造观音在本宇

宙世界出生的种种说法，形成了多种观音本生故事。

在我国众多的观音本生故事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妙

善公主修炼成道的故事。妙善故事，详尽地记叙了观

音成道前修行的艰苦历程，这是其他观音本生故事所

不可比拟的。妙善故事不是佛经中原来就记载的，而

是中国文化的创造，有着很鲜明的中国化特色，因此，

它的产生在整个印度佛教观音信仰向中国传播的过程

中意义十分特殊，它标志着观音信仰在中国发展的一

个转折——在它之前是观音信仰的中国化，在它以后

则是中国化的观音信仰。然而，学界对于这一中国化

观音本生故事的形成过程，却很少予以探讨。本文试

图通过对妙善故事现存最早的碑文《香山传》的分析，

来对故事最初的形成作出合理的阐释，并深入探讨妙

善故事得以形成的背景。 
 

一、妙善故事形成的最初情况 
 

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有关妙善故事的最早文字记

载是北宋元符年间蒋之奇①的《香山大悲菩萨传》(简
称《香山传》)，此传详细地叙述了庄王的小女儿妙善

修身成道化为观音的故事。传曰： 
昔道宣律师居终南山灵感寺行道，梵行感致天神，

给侍左右。师一日问天神曰：“我闻观音大士与此土有

缘，不审灵踪，显发何地最胜？”天神曰：“观音显示

无方，而肉身降迹惟香山因缘最为胜妙。”师曰：“香
山今在何处？”天神曰：“嵩岳之南二百里，三山并列，

中为香山，即菩萨成道之地。山东北乃往，过去有国

王名庄王，有夫人名宝德，王以信邪，不重三宝，王

无太子，惟有三女，大者妙颜，次者妙音，小者妙善。

三女之中二女已嫁，惟第三女妙善，始孕之期，夫人

梦吞月，及诞之夕，大地震动，异香满室，光照内外，

国人骇异，谓宫中有火，是夕降生，不洗而净，梵相

端严，五色祥云，覆盖其上，国人皆曰：我国殆有圣

人出世乎？王父奇之，名曰妙善。……” 

这个叫妙善的三公主长大后，“容仪超然拔俗，常

服垢衣不华饰，日止一食，不茹荤辛，非时不言，言

必劝戒，多谈因果无常幻妄，宫中号为佛心。从其训

者皆获迁善，斋洁修行，靡有退志。”后其父母逼其婚

嫁，妙善坚决不从，不但不从，还毅然要求出家修行，

庄王非常恼怒，设法阻止不成，最后竟“驱五百军，尽

斩尼众，悉焚舍宇”。妙善在山神保护下继续在香山修

行。后来“不重三宝”的庄王染上了一种怪病，“竭国妙

医，不能救疗”，经僧人指点，只有用无嗔人手眼配成

药方方可治愈，妙善为了救父王，毫不犹豫地献出了

自己的手和眼，病愈后的庄王率妻女宫族前往香山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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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已无手眼的妙善霎时便变成了观音菩萨，“忽失妙

善所在，尔时天地震动，光明照耀，祥云周复，天鼓

发响，乃见千手千眼大悲观音身相端严光明晃耀岿岿

堂堂如星中月。” 
以上是《香山传》的大概内容，根据传文的内容，

我们可以对妙善故事形成的最初情况有一个大概的了

解。 
(一) 在《香山传》之前，妙善故事已流传于“讲

经”说唱和民间传说中 
在《香山传》的结尾，蒋之奇一再强调他撰写该

传是有所本的。在传文后，他详细地描述了自己撰写

《香山传》的过程： 
元符二年仲冬晦日，余出守汝州，而香山实在境

内。主持沙门怀昼遣侍僧，命予至山。安于正寝，备

蔬膳，礼貌严谨。乘闲从容而曰：“此月之吉，有比丘

入山，风貌甚古，三衣褴褛。问之，云居长安终南山，

闻香山有大悲菩萨，故来瞻礼，乃延馆之。是夕，僧

绕塔行道达旦已，乃造方丈，谓昼曰：‘贫道昔在南山

灵感寺古屋经堆中，得一卷书，题曰《香山大悲菩萨

传》，乃唐南山道宣律师问天神所传灵应神妙之语，

叙菩萨应化之迹。藏之积年。晚闻京西汝州香山，即

菩萨成道之地。故跋涉而来，冀获瞻礼，果有灵迹在

焉。’遂出传示昼。昼自念主持于此久矣，欲求其传而

未之得。今是僧实携以来，岂非缘契？遂录传之。翌

日，既而。欲命僧话，卒无得处？乃曰：‘日已夕矣，

彼僧何诣？’命追之，莫知所止。昼亦不知其凡耶？圣

耶？”因以其传为示予。读之，本末甚详，但其语或俚

俗。岂义常者少文而失天神本语耶？然至菩萨之言，

皆卓然奇特，入理之极谈。予以菩萨之显化香山若此，

而未有碑记此者，偶获本传，岂非菩萨付嘱，欲予撰

著乎？遂为纶次，刊灭俚辞，采菩萨实语著于篇。噫！

天神所谓“后三百年重兴”者，岂在是哉！岂在是    
哉！② 

从这一描述中，我们发现蒋氏撰写碑文时是有原

本作依据的，并可知原本的以下信息：①原本产生于

唐代③；②原本是律师道宣与天神对话而成；③原本是

经过了道宣、义常、比丘、怀昼等人的间接传递最后

到了蒋之奇的手中；④原本的语言有些俚俗，而菩萨

的言语却是卓然奇特的；⑤原本预言“后三百年有重兴

者”，即蒋之奇的创作是符合神意的。由这些点滴信息

可以看出，在蒋之奇撰写《香山传》之前几百年的唐

代，就有了妙善的故事传说，中间经过了几代人的辗

转传布。 
于是，我们想追问的是，妙善故事最初的形态又

是怎样的？其传布过程如何？由于目前关于故事原本

的记载或相关资料几乎没有，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只能从理论上作出一种推测。笔者以为妙善故事应该

最早出现在自六朝慢慢兴起的“讲经”说唱中，是“讲
经”说唱的一种重要题材之一，隋唐以前就开始在民间

流传，在唐宋狂热的观音信仰浪潮下，蒋之奇的《香

山传》在对传说“遂为纶次，刊灭俚辞”的基础上最后

把它以碑文的形式记载下来。提出此点的依据如下： 
首先，在中国佛教传播史上，佛教中的讲经很早

就有了俗化的趋势。如六朝出现的“俗讲”就是这种俗

化讲经活动的专称，俗讲活动到唐形成繁盛之势，不

仅讲经文，还可以说故事。据张涌泉等的《敦煌变文

校注》收录的现存敦煌变文来看，佛(菩萨)的本生故

事是俗讲经文中的主要题材之一。如关于佛祖的本生

故事中就有《太子成道经》《悉达太子修道因缘》《太

子成道吟词》《太子成道变文》等多个不同的俗讲版 
本，还有关于难陀出家的本生故事《难陀出家缘起》

等，这些变文的故事性很强，完全可以当做志怪小说

欣赏。 
俗讲中关于观音菩萨信仰的变文，留下的有《妙

法莲华经讲经文三》和《妙法莲华经讲经文四》两篇。

其内容都是关于《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文的，但其

中说到观音的三十二变相时，形容说“菩萨神通妙力

强，现身变作法中王，胸前万字伊伊现，足下千轮隐

隐彰，顶上便分青绀髪，眉间也放白毫光。菩萨为甚

现此相？缘观音菩萨久远劫来成曾佛，号曰正法明如

来”[1]，这些生动形象的语言，体现的都是大悲观音信

仰的内容，与《香山传》中最后描绘的观音圣像也相

同。可见在关于观音菩萨经文的俗讲中，大悲观音的

形象以及内容有时会夹杂在其他的相关经文的讲解

中，成为讲经中的主要内容，并由此慢慢传布到民间。 
其次，史料表明，在隋唐以前，民间就有了关于

观音本生的妙善故事传说。在隋唐历史上有多位皇家

女子或尼姑被称为妙善菩萨或名为观音。比如隋朝的

文献皇后就被称为妙善菩萨： 
仁寿中，文献皇后崩。邵复上言曰：“佛说人应生

天上，及上品上生无量寿国之时，天佛放大光明，以

天花妓了乐来迎之，如菩萨明星出入之涅槃，伏惟大

行皇后盛德仁慈，福寿祯符，备属秘记，皆云是妙善

菩萨。”……[2] 
《北史》中亦有同样的记载。文献皇后并不叫妙

善，也不曾修行出家，为何“皆云是妙善菩萨”呢？这

说明妙善故事可能在当时就已在民间广为流传。据《隋

书·后妃传》记载，文献皇后是一位体恤下民、孝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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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讲究妇德的贤妃。于是人们便把这位贤惠的高

贵女性比喻成传说中的妙善菩萨。另据清代国学大师

俞正燮考证，隋朝前后还有名为观音的皇家女性，如

“陈后主沈皇后，为尼于毗陵天静寺，名观音；唐太宗

长孙皇后，小字观音婢”[3]。另外，唐代长安有一个叫

慈和的尼姑，也被“时人称之为观音菩萨”[4]。还有唐

朝出家尼法澄在宫殿内说法，亦被大臣王志谏以为是

“菩萨化女身美之”[5]。……这些都无不表明，在隋唐

以前就已经有妙善故事流传了，只是没有文字记载下

来，或者虽有文字记录，今天无从查考。 
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在其《柯山集》中有文《书

<香山传>后》可为进一步的例证，文曰： 
佛法自东汉明帝时始入中国，因此传天人所称庄

王者，以为楚王，则时未有佛。所谓观世音者，比丘

之号，无从而有，与史载不合。然未可废也。予尝读

《宣律师传》，其载天人语甚多，有一天人说穆王时佛

至中国，与《列子》所载西极化人说略同。不知子寓

言也，抑实事也？[6] 
张耒虽在蒋之奇之后，但其所看到的《香山传》

肯定不是蒋氏所写的传文，极可能是妙善故事的民间

流行本，也可能是蒋之奇所说的语言“俚俗”的原本。

因为张氏所见的《香山传》在内容上与蒋氏传文有明

显不同：张耒明确指出了妙善公主是楚庄王的女儿，

把一个佛教菩萨的出身附会到中国历史上某个真实的

国王身上了，这只能是民间的思维。 
有趣的是，香山寺所在地汝州的地方志中亦明确

记载了妙善是楚庄王的女儿。日本藏中国稀见方志万

历《汝州志》就多次提起有关妙善的故事： 
卷一宝丰县香山寺：在县东南二十五里，父城堡

大龙山、小龙山之中，上有玉峰塔。世传大悲菩萨乃

楚庄王之长女修炼成佛之所。灵骨至今葬于塔下，二

月十五成佛，每年此日大会。④ 
卷三“仙释”《大悲菩萨说》：楚庄王季女名妙善，

母大人方娠之夕，梦吞明月，及将诞，六种震动异香

满宫，光照内外，是夕降生，不洗而净，五色祥云覆

其宅。国人皆曰：我国有圣人出世。及长，容仪超然，

不事华饰，日止一食，不茹荤，宫人号为佛心，后入

香山寺草衣木食，人莫知之，三年成道。即今香山塔，

大悲菩萨涅槃之席，有肉身在其塔，□盖宛然有生气

焉。⑤ 
这里记述的故事和张耒所见的《香山传》中都说

到了妙善是楚(庄)王的女儿，而楚庄王时期，佛教还

没有传入我国，这样的附会也只能说是民间传说的特

点。 

关键的问题是，在汝州还真有一座与楚庄王有关

联的白雀寺。据明万历《汝州志》载：“白雀寺在父城

保，世传楚庄王故宅，有白雀之瑞，异槐一株。”白雀

寺在汝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名寺，始建于后秦姚苌白

雀年间(384～385 年)。相传白雀年间白雀群集于父城

故址——古槐之上，人们以为是祥瑞而建起寺庙并称

白雀寺。白雀寺所在的父城故址在春秋时代称城父，

城父是楚平王的儿子太子建的封邑，太子建是楚庄王

的曾孙。太子建守城父期间曾设庄王祠，四时祭祀，

所以后人就将城父楚庄王祠视做楚庄王故宅。由此，

人们将这一历史悠久的名胜古迹和自己所顶礼膜拜的

观音菩萨联系起来，创造了观音在白雀寺修行的故事，

妙善也因此敷衍成了楚庄王的女儿。 
由此可知，在蒋氏《香山传》之前，随着佛教传

播日益俗化的趋势，特别是“俗讲”的盛行，妙善故事

应该已在民间广为流传，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蒋氏

说：“予以菩萨之显化香山若此，而未有碑记此者，偶

获本传，岂非菩萨付嘱，欲予撰著乎？”也就指出，观

音显化香山寺的故事早已经有了，而且还有流传于民

间的“传文”，只是在香山寺中还没有正式的文字记载。

蒋氏是在民间“传文”的基础上“刊灭俚辞，采菩萨实语

著于篇”，形成了此篇传文，用以提高汝州香山寺在当

时寺庙中的地位。 
(二) 《香山传》早期的传播进一步促进了妙善故

事的形成与完善 
与蒋氏基本同时的朱牟，在《曲洧旧闻》中有关

于传文的最早记载： 
蒋颖叔守汝日，应香山僧怀昼之请，取唐律师弟

子仪常所书天神言大悲之事，润色为传。载过去国庄

王，不知是何国王，有三女。最幼者名妙善，施手眼

救父疾。其论甚伟，然与《楞严经》及大悲观音等经，

颇相函失。华严云：善度城居士鞞瑟胝罗颂大悲为勇

猛丈夫，而天神言妙善化身千手千眼以示父母，旋即

如故，而今香山乃大悲成道之地，则是生王宫，以女

子显化。考古德翻经所传者，绝不相合。浮屠氏喜夸

大自神，盖不足怪，而颖叔为粉饰之，欲以传后世，

岂未之思耶？[7] 
在此，朱氏冷静地思考了这则观音成道的故事，

并引用佛经典籍进行反驳，说蒋之奇有“未之思”的趋

佛粉饰之嫌。毕竟妙善故事没有直接的经典依据，《茶

香室续钞》就称说妙善故事“要是俗说，非其实也”[8]。 
但是，人们对蒋文的态度却是热情的，宋元符二

年(1099 年)冬天，蒋之奇的传文写成之后，第二年

(1100 年)九月就在宝丰香山寺篆刻出来，由当时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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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高官蔡京手书。由于风雨的原因，原碑文已不存，

在元至大元年(1308 年)，香山寺的主持沙门等又重新

刊刻了原碑文，20 世纪 90 年代发现的就是此次刊刻

的。 
不仅如此，随着蒋之奇工作的调动，《香山传》在

宋崇宁三年(1104 年)又流传到了杭州，并由天竺寺的

道育禅师主持刻下来，题为《香山大悲成道传》，杭州

碑文后一部分被收在《八琼室金石补正》中，碑文中

的妙善故事与汝州香山寺的完全相同，应该是出于同

一本。 
妙善故事产生以后，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流布。

南宋初张守著《余旧供观音比德蒋颖叔所传香山成道

因缘叹仰灵异因为赞于后》，就有妙善故事的记载，云： 
大哉观世音，愿力不思议！化身千百亿，于一刹

那顷，香山大因缘，愍念苦海众，慈悲示修证，欲同

到彼岸。受辱不退转，是乃忍辱仙，抉眼断两手，不

啻弃涕唾。欻然千手眼，照用无边际。至人见与执，

不在千手眼。我也仰灵踪，欢喜发弘愿，今生未来世，

誓愿永皈依，更与见闻者，同登无上法。[9] 
南宋隆兴府和尚祖琇，在公元 1164 年写的有关佛

教的纪年典籍《隆兴佛教编年通论》[10]中，记叙公元

667 年道宣律师的生平事迹时，亦比较详细地记载了

妙善故事。祖琇对妙善故事的叙述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只是突显了道宣律师的“能通天人语”的神通，语言比

较简洁，基本上保持了《香山传》的原型。他是在重

述这个故事时，并没有自己的创作。同时，在其他书

中也提及到妙善的故事，如南宋僧人行秀于 1223 年作

《从容庵录》时，在其书卷四五十四则“云严大悲”条
提到了妙善传说，云：“大悲昔为妙善公主，乃天人为

宣律师所说。然三十二应，百亿化身，亦随见不同，

各据其说也”；而《新编醉翁谈录》(金盈之撰，成书

具体年代无考，约十三世纪初期)卷六“禅林丛录”的
“雕佛余钱渡僧话”记载有“稽首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证果香山现身南海大慈悲而渡众生之厄化手眼而救

(当为报)父王之恩”之句。这些对妙善故事的记载，是

佛教徒们对于妙善故事态度的反映，僧侣们以自己的

认知心理重复着这样一个全不见于内典的观音本生故

事，接受了妙善故事并积极地传播它。 
但妙善故事在传播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发生了一

些改变，体现出从一个有明确地理位置与崇拜意义的

显身故事，过渡到一个以孝道价值为吸引力的传说过

程[11]。从故事的结局来看，不再是为了强调某一地方

的观音信仰，如蒋之奇那样突出汝州香山寺的大悲观

音，而出现了以当时流行的南海观音为最后妙善修成

的结果，这就说明了妙善故事在流传时，是随着文化

环境的改变而不断变化的。既体现了随着政治格局的

变迁，文化格局也不断变迁的规律，同时也反映了随

着佛教的世俗化，妙善故事也逐步褪去宗教的色彩，

承载了更多的世俗观念，以至发展成为一个以孝道价

值为吸引力的道德教化传说。 
 

二、妙善故事形成的背景 
 

(一) 自古以来孝能感天的理念是妙善故事形成

的文化根基 
妙善故事宣扬的是中国传统的孝感理念。孝感作

为一种文化现象，是指孝行感动天地，其中包含了“行
孝”与“感天”两个基本要素。孝的起源一般认为是在西

周时期[12]。孝的最初含义是尊敬祖宗，生育儿女。西

周孝的对象为神祖考妣非健在的人，从孔子开始，孝

才开始向“善事父母”的现实家庭伦理层次转变，后来

孟子的仁与孝、荀子的礼与孝等思想，都以“善事父母”
作为孝道的核心内容。曾子将“孝”含义的全面泛化，

在他那里，孝简直成了社会的最高准则，对上层社会

与民间观念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汉代由于阴阳五行

与谶纬思想的盛行，尤其是受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

孝道观念逐渐出现了神秘化色彩。如董仲舒说：“故五

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13] ，“故号为孝子者，宜视

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14]。董仲舒从天人感应的角度，

要求人们对于“天”，也要像对待“父”一样，讲究孝道，

这种天人感应论对孝观念的干预，使“事人”的孝行有

机会与“感天”的结局形成观念上的因果关系，于是就

出现了“以孝感天”的种种传说，并成为了一种文化现

象。 
妙善故事就很好地融合了“孝感”这一厚重的文化

传统。《香山传》中的妙善看透了生死轮回、人生无常，

坚持要出家，但她的父亲庄王却坚决反对，想出种种

磨难来阻止她修行，以致最后将她处死。而妙善对父

亲所做的一切却并无怨言，在她修成正果之后，为了

给父亲治病，仍然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自己的手和眼，

正是因为她的这种孝行最终得以感动天神，才被封为

观音菩萨。其实，印度本土佛教是并不讲究孝顺父母

的，佛教讲的是众生平等，佛经中舍己为人的行为是

不分亲友远近的，佛教中的观音菩萨也是绝对平等地

对待一切众生。在早期宣传观音菩萨灵验的故事中，

观音对任何只要念诵其名号的信徒都是一律给予救济

除难，即使是逆臣贼子，只要虔心念诵，都可以得到

观音的救助，并不见有特别青睐于孝敬父母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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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在接受佛教的过程中，把传统的儒家伦理融

入到了佛学里，特别强调孝道。比如早期的《佛说父

母恩难报经》中，佛就说“父母于子，有大增益，乳哺

长养，随时将育，四大得成，右肩负父，左肩负母，

继历千年，正使便利背上，然无有怨心于父母，此子

犹不足报父母恩，若父母无信教令信，获安隐处”[15]，

也就是说能够报答父母的养育恩，使父母能信佛而修

行的，将是最大的功德了，因此恪守孝道的目连因为

救母的行为而成了佛的大弟子。妙善故事中妙善为了

给父王治病，毫无怨言地献出了自己的手和眼，无疑

就把佛教大慈大悲的神性和中国儒家传统的孝道完美

地结合在一起了。 
(二) 唐宋狂热的观音信仰浪潮为妙善故事的形

成奠定了基础 
佛教自汉末传入中土后，到唐代发展到鼎盛时期，

僧俗朝野形成了对佛教偶像的多元崇拜，其中以崇拜

观音菩萨最为突出。“不只是信仰《华法经》观世音，

还信仰净土教的观世音，……相对于对前代的释伽、

弥勒此土佛、菩萨的信仰，对以阿弥陀佛为中心的彼

土佛、菩萨的信仰成为新势力而勃兴，以致形成了压

倒之势。”[16]且不说僧人们不断翻译和持诵有关观音的

经典，就世俗方面，从朝野到民间都十分崇拜观音。

如秦王李世民，平定了王世充、窦建德后，一次在夜

雨朦胧中见“东南云际，光焰四射”，“观音菩萨，金身

毕露”，他“顿首拜瞻”，唐高祖即下诏在此建寺[17]。又

如武则天，在神功元年(697 年)，朝廷和契丹发生军事

冲突，武则天诏令法藏依经教阻遏契丹内侵，而法藏

是沐浴更衣，建立十一面道场，立观音像于其中，结

果是契丹军队看见周武军队无数神王之众，观音也浮

空而至，因而战胜。武则天在下诏表彰时说“贼众睹观

音之像”，“此神兵之扫除，盖慈力之加被”[18]。与这种

狂热的观音崇拜相对应的是，这时出现了大量的观音

石像、绣像。从《八琼室金石补正》中留下的大量造

像记可以看出当时造像的盛行：上至帝王、官吏，下

至一般平民百姓，都以造像来表达自己对观音的企求。

如唐睿宗的儿子李隆业所造的观音石像，其铭文为： 
弟子中山郡王隆业，奉为四哥娘六亲眷敬造观世

音石像一铺。勤诚雕刻，月面光舒，净虑庄严，金容

相满……[19] 
节度使曹元忠家眷也为家中产妇做功德而绘有观

音石像[20]。还有许多一般民众或为求平安、或为保佑

身体健康、或为已亡人早升天界而造了许多观音石像。

今天在敦煌的石窟、洛阳的龙门石窟造像中还存有大

量的唐造观音石像。同时，许多妇女还用手绣观音像，

以表明自己对观音的虔诚。她们在发愿绣观音时，往

往寄托了强烈的情感，有的竟然会“泪逐声尽”[21]。由

此可见，当时的观音信仰已经深入到了普通民众的日

常生活中。 
宋代的观音信仰在三教合一的大环境中，进一步

狂热化和世俗化。因为“称菩萨名号，皆得解脱，凡诸

所求，亦复如是，故奉其像者，十室而九，各出巧思，

庄严妙相”[22]，因此，不说普通百姓，即使是仁宗皇帝

也是“顶玉冠观音像，以朝百官”[23]。全国各地普遍建

有观音寺院，很多寺院还附会相关的观音传说。在宋

代观音信仰中大悲观音信仰最为突出，这得缘于宋代

佛教中天台宗对大悲咒和以诵大悲咒为主的忏仪的大

力提倡。密教经典《请观音经》很受天台宗法师们的

喜爱，天台大师智顗独重视此经，并且依据它提出了

四种三昧行仪的最后一种——非行非坐三昧，而宋代

天台大师知礼更是写了一部《千手眼大悲心咒行法》

(简称《大悲忏》)，以配合对大悲咒的诵念。在这部

忏法中，观音菩萨被称为“大悲”，且被视为“救世者”，
为了救苦救难而来，“在五道中轮回”[24]。知礼的忏法

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流传，《佛祖统记》中记载了许多

修习《大悲忏》的传说，如僧“法宗，依雷峰广慈学教，

用止观行法修大悲忏九载，然五指供佛。每月率四十

八僧，同修净土忏，久之梦佛菩萨来迎，后三日合掌

西望而逝。”[25]后来在《敕修百仗清规》中提到：在禅

院方丈示寂日与纪念开山历代祖师的法会上，在为帝

王祈福的仪式中，在祈雨的仪式及所有比丘与住持的

丧礼中，都会持诵大悲咒。《清规》还劝告居士们集体

念诵此咒，表明使用大悲咒的人并不限于僧人。随着

大悲咒的流行，宋代的大悲观音信仰非常盛行。 
家家弥勒佛，户户观世音。唐宋这种对观音信仰

的狂热，为创造中国式的观音本生故事造足了势，为

妙善故事的形成创造了深厚的信仰基础。 
(三) 宋代对神祗的认知方式为妙善故事的形成

提供了契机 
从宋代笔记小说大量的关于神祗的记述中，可以

看出宋人对神祗的认知方式呈现出了真人化、历史化、

世俗化、在地化、功能化的特点[26]。当以历史溯源的

方式去认识神祗，交代神祗的身世时，神与人的距离

拉近了。 
一方面，许多源自中国古代的抽象信仰，到宋代

纷纷被拟人化，具体为某一个实相人物。如古时为星

宿方位的真武神，被宋人塑造成了“披发黑衣，仗剑捣

龟蛇”[27]的样子，甚至传说狄青就是真武帝[28]，真武

帝成仙的地方也被传说就是武当山[29]。宋太祖在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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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后，就曾下诏各地官员赶制五岳神祗的崭新用品，

为他们换置新装，包括衣、冠、剑、履等日常用品。

宋真宗也为五岳神制定了专门的冕服制度和崇饰的礼

仪[30]。甚至还把天上卤薄二十八星宿都绘成人形[31]。

这样，抽象的信仰被物像化了，有些神祗还被传说会

刻意现身，要求绘工绘出自己，作为信徒祭祀时的挂

像[32]，如洪迈的《夷坚志》中就记载了鱼篮观音自现

画像为贺氏画家作模特的事情。 
另一方面，许多有名的历史人物也纷纷被神化。

在神宗元丰三年(1080 年)闰六月十七日，太常博士王

古请求“自今诸神祠无爵号者赐庙额，已赐额者加封

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生有爵位者从其本封。

妇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其封号者初二字，再加四

字，……欲更增神仙封号，初真人，次真君。”[33]在这

种如火如荼的封神运动中，许多历史人物都被神化了，

人们也开始了对自己顶礼膜拜的观音菩萨身世的创

造。 
(四) 香山寺浓厚的观音信仰环境为妙善故事的

形成提供了土壤 
宝丰县的香山寺在县东南 20 多里一座名为龙山

(或者叫火珠山)的小山上。宝丰香山寺历史悠久，据

考证创始于东汉，至今已 1800 余年了。在唐代，香山

寺在佛寺界具有很高的声望，各地禅师都来该寺游学，

很多在此修成了大德高僧。据资料记载，寺中僧人常

诵《妙法莲华经》，《续传灯录》记载了一个禅师游学

的经过： 
明州天童宏智禅师，十一得度于净明本宗，十四

时具戒，十八游方，诀其祖曰：“若不发明大事，誓不

归矣。”及至汝州香山，成枯木一，见深所器重。一日

闻僧诵《莲经》，至父母所生眼悉见三千界，瞥然有省，

即诣丈室陈所悟。山指台上香合曰：“里面是甚么物？”
师曰：“是甚么心行。”山曰：汝悟处又作么生？”师以

手画一圆相呈之，复拋向后。山曰：“弄泥团汉有甚么

限？”师曰：“错。”……[34] 
这段文字就记述了宏智禅师游历各地求法，最后

到达汝州香山寺，在此寺听了僧人诵念《妙法莲华经》，

而得以通悟，并修成了大德高僧的过程，可见，香山

寺在当时佛教信徒中占很高的地位。同时从寺中僧人

所诵的经文来看，此寺中信仰内容一定有观音菩萨，

因为在《妙法莲华经》中，观音是一个主要的菩萨。

宋代以来，香山寺就以其大悲塔和大悲塑像成为信徒

膜拜的对象。对于此塑像最初塑成的一些情况，目前

发现的史料还没有明确的记载。小林太一郎推测说，

如果从大悲观音菩萨信仰在中国流传的大体情况来

看，这塑像可能建于唐中后期⑥。后来，这个寺庙得到

了多次的修建，如在熙宁元年(1068 年)，宋神宗曾敕

建香山大悲观音大士塔，塔身 33 米，为九级八角楼阁

式密檐砖塔，底层中央供千手千眼佛一尊，第二层供

玉佛一尊，第三、四层有壁龛数百，其余各层均为素

面青砖平砌而成，每层高度递减，呈八棱锥体，造型

朴实大方，雄伟壮观⑦。熙宁四年(1071 年)有施主吴姓

夫妇“独修第五级大悲塔”⑧。至明被红巾军焚毁，明宣

德年间(1426～1435 年)敕修重建，其规模和盛况在庙

宇中罕见。据《修造记》碑载:“山以寺而益显，每岁

仲春之望，香火天开，四方游者先期云集……人之至

止，数以万计，悉仰山灵而起敬，投钱供佛以去，如

期乃已。”⑧从此可知每年香会期间，来此拜佛观光者

之众，香火之盛。 
可见香山寺一直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佛教寺院，尤

其是在北宋前期，寺中的大悲塑像和大悲塔成为了当

时僧人和民众膜拜的对象。正是在这种信仰基础下，

才有汝州香山寺的关于妙善故事传文的出现。 
要之，我们认为，妙善故事这一最有代表性的中

土观音本生故事，是佛教在东传过程中，佛教义理与

中国传统的伦理文化相融合的结晶。其最初形成于民

间，经由《香山传》记载以后，获得了文士僧侣们的

普遍认同，随着观音信仰的广泛流布，而最终成为影

响最为深远的中国化的观音本生故事，反过来，它又

极大地促进了观音信仰的中国化。 
 
注释： 

 
① 蒋之奇(1031 年～1104 年)，字颖叔，北宋宜兴人，历任汝州太

守、中书舎人、开封知府、翰林学士兼侍读等职，虽终生为仕，

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但同时又是一位佛家居士，受佛教

思想影响亦很深，他对民间流传的妙善传说十分关注，编撰了

记叙妙善故事的《香山传》文。 
② 以上两段出自《香山大悲菩萨传》抄本，碑记发现于 20 世纪 90

年代，学界对碑文的具体内容还在详尽的甄别之中。 
③ 在杭州的碑文中明确地交代了道宣是在圣历二年(699 年)与天

神语及此事的。 
④ 日本藏中国稀见方志·万历《汝州志》卷一,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

社, 1992 年。 
⑤ 日本藏中国稀见方志·万历《汝州志》卷三。 
⑥ 小林太一郎：《唐代的大悲观音信仰》，转引自于君方：《大

悲观音》，《香光庄严》，第 60 期。 
⑦ 刘若宰：《重修香山观音大塔记》，同治《河南通志》卷五十。 
⑧ 刘奎：《香山寺修造记》，嘉庆《宝丰县志》卷十五《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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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formation of Guanyin Ereignis Stor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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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ory of Miaoshan is a Guanyin ereignis story broadestly spreading in China which is a sign of belief in 
Guanyi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story of Miaoshan was spread as a folk story at the beginning, and it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before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e inscription of The Legend of Xiangshan had further 
promoted and improved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story. Its formation was intrinsically linked with the belief that filial 
piety could move the world, the fanatical belief among Guanyin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 unique way of 
understanding to the deities in Song Dynasty as well as the environment of sincere belief in Guanyin in Xiangshan 
Temple. 
Key Words: Guanyin ereignis story; belief in Guanyin; story of Miaoshan; the Legend of Xiang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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